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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歐遊打油詩
途中掠影

隨拍遠山現頭影，
額眼鼻嘴喉俱明。
自然造化真奇妙，
枕山朝天形影清。

那些跑去種咖啡的年輕人
都怎樣了？ 

早C（Coffee，咖啡）晚A（Alcohol，

酒）的年輕人，這些年C含量越來越高。晨起

一杯，開始一天的忙碌；中午一杯，清醒昏

沉的頭腦；晚上一杯，為身體驅走伴隨加班

而來的腺甘。咖啡可謂是當代年輕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能量源泉」。

Science雜誌統計，全世界平均每天要

消耗22.5億杯咖啡，杯子連起來能繞地球7.5

圈。

僅就我國來說，在一二線城市，咖啡消

費量已達到300杯/年。這意味著有人幾乎每

天都喝，「咖啡續命」屬性無疑。

有趣的是，有人不僅愛喝，還跑去村

裡喝，甚至從喝咖啡變成了種咖啡。在有

「中國咖啡之都」稱號的雲南省普洱市，隨

著近幾年鄉村旅遊興起，「村咖」文化開始

流行，一座座「把咖啡搬進大自然」的咖啡

莊園受到眾多年輕人青睞。他們在這裡喝咖

啡，還交流怎樣種植咖啡、管理好咖啡，儼

然成為一種時下潮流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態

度。

種咖啡很容易嗎？那些已經跑去種咖啡

的年輕人都怎麼樣了？帶著這樣的好奇，我

們也走到咖啡田中，去和年輕的咖農們聊了

聊。

即將成熟的咖啡果
30歲，回到田間地頭
蔡晴開決定去普洱種咖啡時，剛剛30

歲，正是闖的年紀。在此之前，他是一名貨

車司機。從昭通到昆明，近350公里，一趟4

個多小時，蔡晴開在20歲出頭的年紀就這樣

開著貨車往來兩地，「拉蘋果，拉炭，夏天

拉肥料，所有的東西都拉，老闆說拉什麼就

拉什麼」。

靠開貨車，蔡晴開很早就在鎮上蓋了新

樓，一部分租出去，剩下的鋪面做點生意，

夫妻倆有穩穩的幸福。唯一辛苦的就是，一

個人跑長途太累，尤其是夜間開車很容易犯

困，很危險。那個時候，蔡晴開就喜歡沖一

壺速溶咖啡來提神。

2006年，蔡晴開到普洱的叔叔家探親，

那時當地正值咖啡的成熟季，看著滿山咖啡

樹上掛著紅彤彤的鮮果，埋藏在體內「種點

什麼」的基因一下覺醒了。

「我也想種咖啡。」第二天，他就跑去

山上，轉了一圈立馬盤了80畝地，此後變賣

了在老家昭通的所有家產，帶著全部積蓄和

家人把家安在了普洱市思茅港鎮那瀾村海拔

1200米的高山上。

蔡晴開之所以看中這裡，一來是因為地

理條件。

北迴歸線貫穿全省，讓雲南有相當一部

分面積位於「咖啡種植黃金帶」，雲南普洱

就屬於低緯度、高海拔的優質產區。二是這

裡悠久的咖啡種植歷史。雲南種植咖啡最早

可追溯到19世紀末，一位法國傳教士從境外

將咖啡種帶進雲南。到20世紀50年代末，當

時為了給蘇聯供應咖啡，雲南咖啡第一次開

始產業化種植。

時至今日，經過100多年發展，雲南已經

成為國內最重要的咖啡產區。2023年雲南省

咖啡種植面積約120萬畝，佔全國種植面積的

98%以上。其中普洱市咖啡種植面積67.9萬畝

（2022年至2023年產季），占雲南省的一半

以上。

晴開農場咖啡莊園
但是在真正種咖啡之後，蔡晴開才知道

咖啡樹有多「脆弱」：只能「靠天吃飯」，

在雨季種植咖啡樹存活概率才更高；萬一遇

上霜凍、病蟲害，影響咖啡樹的生長和產量

不說，還可能導致整個咖啡園毀滅；咖啡的

管理、采收、加工等每一步都需要高度的專

業知識和經驗。

這和想像中的田園牧歌生活不同，種咖

啡很辛苦，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甚至是青春年

華，奉獻在咖啡田中。今年35歲的劉曉蓉，

已經種了十多年咖啡。當年大學畢業半年

後，她就跟丈夫結婚回了普洱，開始了種咖

啡的生活。

「那時候我才20多歲，每天在幾千平方

米的大山上給咖啡樹剪枝，當時剪著剪著就

哭了。我就覺得我這麼年輕，為什麼要來這

裡曬太陽種咖啡。」種出來的咖啡也不好賣

出去，劉曉蓉說，那時每到產季結束，就自

己開著貨車，一家公司一家公司上門去賣，

好不容易排到自己了，人家一檢查不合格，

只能降為次級豆賣。

「雖說一級豆和次級豆差了幾塊錢，但

我們這一車貨就是少了幾萬塊，說不定那年

做下來我們是虧本的。」

今年在「星巴克雲南生豆優秀供應商大

會」上見到她時，她說：「現在種咖啡心裡

很甜的。」她所在的合作社種植了600多畝

咖啡，2023—2024產季光給星巴克的供貨量

就超過了12萬公斤，按近期咖啡國際期貨價

格36元/公斤（最高價）來算，收入最高可達

四百多萬元。

12年，必不可少的「咖啡搭子」

情況是什麼時候變好的呢？在問了多

位雲南咖農後，他們給了同樣的回答，2017

年。

這一年，位於瀾滄江河谷地帶的思瀾佳

咖啡園的黃蜜處理咖啡豆，入選星巴克臻選

咖啡，這是雲南咖啡首次入選。

星巴克臻選的含金量在於，作為全球最

大咖啡連鎖店，星巴克的尋豆師每年要走訪

世界各地搜羅品質出眾的咖啡豆，在25萬杯

咖啡品鑒裡，只有少量珍貴而獨特風味的豆

子，才能入選星巴克臻選咖啡。

這意味著雲南咖啡已經有了「高品質」

光環。事實上，京東消費及產業發展研究院

發佈的數據顯示，過去五年，雲南咖啡在京

東的銷量增長超過30倍，增速為普通咖啡的

5倍以上，2024年「雲南咖啡」相關搜索量同

比增長超過30%。

雲南咖啡在中國和國際市場越來越火

熱，背後離不開一群熱愛咖啡的年輕人共

同的努力與堅持。2012年，星巴克在雲南普

洱成立中國及亞太區首個「咖啡種植者支

持中心」（Farmer Support Center，以下簡稱

「FSC」），希望把最專業的知識、最先進

的理念和技術帶到雲南，提升咖啡的品質，

也能夠把最好的雲南咖啡帶給世界。

這一年，30歲出頭的佟亞倫第一次來到

雲南，成為FSC負責人。他聊到當時收購咖

啡豆的場景，咖農們開著貨車把咖啡豆卸在

FSC曬場上，以做來料檢驗，好多咖啡豆裡

還摻著石子、木屑、鐵釘。「因為光照、雨

水等氣候條件原因，一棵咖啡樹上的鮮果成

熟時間不同，只有全紅果子的粒徑、水分等

達到一定標準，才有成為一顆好咖啡豆的基

礎。但實際上很多當地咖農採摘時是比較粗

放的，直接一把都抓下來。」

「雲南咖啡價格低，最大的詬病就是

質量不穩定，同一個人賣貨可能一批好一

批壞，買家不願意買貨，因為這純靠拼運

氣。」基於此，佟亞倫和團隊在當地率先推

出了「優質優價」政策，即不僅會以高於市

場均價20%—30%的價格收購高品質咖啡豆，

還對滿足甚至超過星巴克採購標準的精品咖

啡豆給予額外獎勵。

以「咖二代」朱慶艷為例，有一年她家

賣給星巴克的咖啡豆因質量上乘、供貨批次

量大，僅現金獎勵就高達29萬多元。

星巴克這一自上而下的分級鼓勵策略，

極大調動了當地咖農的種植積極性，雲南咖

啡的精品化逐漸萌芽。

比如加工上更精細化。蔡晴開在傳統日

曬和水洗咖啡豆加工方式外，獨創「金袍處

理法」，加工過程中完全不使用水，採用機

器烘乾，最大程度地保留咖啡的原始風味。

2019年和2020年，他的「晴開農場咖啡豆」

兩度入選星巴克臻選系列，並成為星巴克中

國第一款以咖農名字命名的咖啡。

種植上也向精品咖啡靠攏。劉曉蓉提

到，有人說哪個品種好，她就去合作的科研

所做品種測試，以此來確定在合適的海拔、

地塊來種，並針對性地施肥，從而種出風味

更好的咖啡。

星巴克農藝師王萬東很開心這樣的觀念

轉變。王萬東也是12年前來的普洱，他被認

為是當地咖農最信任的「咖啡搭子」。深入

田間地頭，為咖農提供免費、專業的可持續

種植培訓；建議他們全紅果採摘；免費提供

遮陰樹——咖啡樹喜陰，在咖啡田里種植桃

樹、芒果、黃花梨、澳洲堅果等高大樹種，

可以在其周圍形成更好的微型氣候幫助果實

吸收營養；提供病蟲害防治方法，檢測土壤

狀態，為咖農針對性配置肥料……

在星巴克農藝師、杯測師等團隊的努力

下，2017年首款雲南咖啡豆入選星巴克臻選

系列，而且開始被國際認可。佟亞倫介紹：

「12年前雲南咖啡豆在國際市場上售賣，得

在基礎期貨價基礎上減去30美分。在我們

的努力下，咖農種高品質咖啡豆的意識轉

變了，每批咖啡豆質量逐步提升，2017年開

始，我們再和其他國際客戶打交道時，已能

將價格從減30美分談到加5美分，因為人家已

經認準你的質量，願意出這個錢。」

「工業上可能哪個技術攻破了就一下

帶來行業提升，農業就慢一點，需要不斷地

去強化咖農種好咖啡的意識，才有可能帶來

改變。我們就一點一滴去做，最後滴水成江

河。」王萬東說。

留下的年輕人，雲南咖啡的希望
馬孝金是眾多雲南咖農中特殊的一位，

他的咖啡田在海拔2300米的哀牢山上。

2017年，他第一次把自家種的咖啡豆

賣給星巴克。當時還有一個小插曲，他開車

200多公里來到FSC，結果排隊五天輪到自

己時，工作人員正好下班。又下雨，他不想

等了就打算比收購價低兩塊賣給別人，結果

沒人敢要。在工作人員再三承諾第二天第一

個就驗他的貨後，他等到了，最終以比收購

價高兩塊的價格賣掉，「我還多賺了兩萬

塊」。

這讓他更加堅定了種好豆的信心。這

幾年，在星巴克捐贈一套30萬元的污水設備

後，馬孝金的合作社不僅可以繼續水洗加工

咖啡豆，而且更環保。他的咖啡農場也通

過了星巴克的「咖啡和種植者公平規範」

（C.A.F.E. Practice）認證（涉及品質、社會責

任與環境保護等方面），能持續為星巴克及

更多咖啡採購商供貨。

如今咖啡不愁銷路，馬孝金計劃著在咖

啡莊園開闢哀牢山徒步游路線。畢竟要想讓

村莊的咖啡事業煥發新生，需要的不僅僅是

種植好咖啡，更需要創造一種全新的咖啡文

化，吸引人前來消費體驗，尤其是吸引遠離

家鄉的年輕人回來，才能為當地發展注入持

久活力。

星巴克已經注意到這一點。早在2021年

初，星巴克基金會通過贈與亞洲攜手中國鄉

村發展基金會捐贈逾1700萬元發起滬滇協作

星巴克「共享價值 美麗星村」示範點項目，

旨在立足普洱咖啡產業資源優勢，圍繞咖啡

+旅遊促進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在鄉村融

合發展，打造吸引咖啡愛好者尋咖之旅目的

地，實現社會效益、經濟效益、旅遊效益的

「多贏」。

今年7月20日，美麗星村正式開村，以

思茅區白沙坡村為核心示範村進行整體設計

規劃，建成了佔地面積達1700平方米的咖啡

文化體驗中心，以及多個餐廳和精緻民宿。

體驗中心被村莊、咖啡田環繞，遊客可以實

現咖啡採摘、加工、杯測、烘焙、品嚐，即

「從種子到杯子」全流程閉環咖旅體驗。民

宿則由當地20個農戶共同運營管理，農戶們

還可以在自家庭院裡提供烤麵包、絕版木刻

等特色產業，增加額外營收。

「現在老百姓的積極性和參與性空前

高漲，他們還接受了很多服務培訓。村裡不

少原來在外面打工的年輕人都回來了，他們

要創收創業在家門口10米處就能實現。」普

洱市思茅區南屏鎮黨委書記查健介紹。就在

今年國慶期間，七八個返鄉年輕人組織了一

場「有點意思國慶趕街gai天」活動，吸引了

7000多人次客流。

因為有了彼此的信任和扶持，相信這

些年輕人、有擔當的企業與雲南咖啡一起成

長，雲南咖啡會越來越好。

如今隨著雲南咖啡逐漸走到市場C位，

星巴克仍在為它努力和投入。10月19日，星

巴克全球執行副總裁兼星巴克中國首席執行

官劉文娟宣佈，從今往後，星巴克計劃將高

品質的雲南咖啡豆，加入到中國內地售出的

每一杯星巴克經典濃縮咖啡中。中國內地的

每一家星巴克門店，將出售雲南單一原產地

咖啡豆。這意味著雲南咖啡將迎來更大的市

場和機會。

另一方面，不少咖二代、咖三代、咖

四代陸續返回家鄉，甚至有很多外地人，最

遠的有東北人來包地種咖啡、做咖啡，並學

習把咖啡與文旅結合。而當更多年輕人留下

來，成為這片土地上的希望，咖啡就不再只

是一杯飲料，更是連接鄉村田園與現代都市

的橋樑。

通過星巴克CP認證的咖啡示範農場。


